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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雲上人笑笑道：
「這個倒無須擔心，老袖此刻所居的靜

室最為安全，而且授術的時間無須太久，每
日最多一個時辰就夠了……」

金蒲孤道：
「那上人何必要分作五六天呢？在一天

之內，完全教授完畢，豈不更好，在下雖不
敢自詡天才，但尚有過目成誦，經耳不遺之
聰……」

浮雲上人笑著搖手道：
「這是急不來的，五六天的時間已經太

短了，因為操習此種立功，最耗精神，一個
時辰的練習，最少要十個時辰的休息才可復
原，老袖因見施主體力超越常人，才將期限
縮到最低限度，換了普通人，破上一兩年的
歲月，也不見得能學會！」

金蒲孤雖然不相信，可是他對惑心術之
道一無所知，自是不便作於求，祇得問道：

「那在下何時開始受教？」
浮雲上人想想道：
「老袖今日略作準備，搜集應用物件，

明日清晨日出之前，老衲在寺前恭候……」
黃鶯等他們說定了才笑著道：
「師父！那今天您可得陪我遊遊西湖，

您一直誇說西湖風景多好……」
浮雲上人搖頭道：

「我沒有空，還是請金施主陪你去吧！
為了要教金施主惑心術，我還得去籌羅應用
的物件！」

黃鶯扯著他的衣袖不依道：
「不行！師父您說過要帶我遊西湖的，

您還說西湖之佳不在人知之處，金大哥也沒
有來過，自然找不到那些好玩的地方！」

浮雲上人輕輕一歎道：
「癡兒！你怎麼連事情的輕重都分不出

來，目前我實在是沒有空，好在你已經離開
了崇明島，以後有的是機會，何必急在一時
呢？金施主！趁得今日有暇，你先去玩玩
吧，從明天開始，一連五六天，你將經歷到
世上最艱苦的事！」

黃鶯翻眼不信道： 「不過一個時辰而
已，就是做苦工也不見得能把人累死！」

浮雲上人笑笑道： 「口說無以致信，非
身經膺受，方知吾言不虛！」

金蒲孤見他說得如此隆重，逐不再多作
打擾，拜手告辭，浮雲上人也不多作挽留，
告訴他明天一定要在日出前到連山門外，祇
送到客殿門外，就轉身到寺後去了！」

金蒲孤與黃鶯並肩走出靈隱寺後。
黃駕忍不住道： 「金大哥！你沒有想到

我有一個師父吧！」
金蒲孤笑笑道： 「我早想到了，祇是不

知道你的師父是怎麼樣一個人而已！」
黃鶯睜大了眼睛表示不信。
金蒲孤又笑道：
「你在山上第一次用修羅刀砍我，顯示

的功力太高，後來我見到你爺爺之後，發覺
他的武功在某些方面還不如你，因此我知道
你的武功一定還另有高人傳授……」

黃鶯立刻道： 「你胡說，你又沒有跟爺
爺正式交手，怎麼知道他的武功如何？」

金蒲孤笑笑道：
「假如你爺爺能你像一樣，祇要一柄修

羅刀在手，就足以將我殺死，何必還要費那
麼大的事，毀棄了辛苦造成的水晶宮來取我
的性命呢！」

黃鶯呆了一呆道： 「你的想像力真強
……」

金蒲孤笑笑又道：
「還有你說你爺爺生平祇遇到一個對

手，可是我追問那個對手是誰時，你又故意
扯到別處去了，我那時就想到那個人可能就
是你的師父，同時你有一兩次失口叫出師父
兩個字，雖然你用別的話作解釋，怎麼騙得
過我呢？我奇怪的是你深居在崇明島上，浮
雲上人怎麼會找到你的！」

黃鶯沉思良久才道： 「師父跟我爺爺早
就認識了，有一次他上島來，不知為了什麼
事，跟爺爺吵了起來，兩個人動手，爺爺打
不過他，最後拿出修羅刀，才把師父趕走
了，那時我才十幾歲吧，爺爺本來對我很
好，自從跟他打過架後，突然對我凶起來
了，又過了一陣，爺爺為了一點小事，將我
痛打了一頓，我正在山上啼器，師父就來
了，他說我爺爺是個很凶很凶的壞人。」

（一三二）

沉痛的往事像鉛塊那般，沉甸甸地壓在我心
頭，然而更加使我心痛的是，事情的真相居然還
包括三十二個人的慘死。諏訪律師和美也子小姐
為了怕我承受不住打擊，盡可能委婉，平靜他說
出事件的始未，而我的震驚依然無法用筆墨來形
容。

聽了他們的敘述之後，我祇記得自己像個冰
雕的人像一樣，沒有心跳也沒生命，沉默了好長
一段時間，一股無法抗拒的顫慄源源不斷地湧上
來。

「這真的是個很艱巨的任務，本來這些事情
要由你外公親口告訴你的，但是他已經遭遇到不
測，我和諏訪律師商量的結果是由我來轉達。很
遺憾讓你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既然要帶你回
家鄉，就必須告訴你，請不要責怪我，」

美也子神情悲痛地安慰我。
「怎麼會……我應該感謝你的體貼才對，既

然是遲早要知道的事實，與其從其他人口中得
知，還不如由你告訴我來得好些，對了，我想請
問你……」

「什麼事？」
「不知道村裡的人對我的看法如何？如果我

現在回去，他們會怎麼想？」
美也子小姐和諏訪律師互看了一眼，最後諏

訪律師親切地對我說道：
「你最好不要想這個問題，如果你在意別人

的想法，恐怕一天也活不下去。」
「諏訪先生說得對，這件事罪不在你。」
「我很感謝你們這樣安慰我，但是我想事先

知道村人對我抱著什麼樣的觀感，也好有個心理準備。」
諏訪律師和美也子小姐再次互看一眼，他們像是事先協議好

似的，由美也子小姐對我說：
「既然這樣，也許先知道他們的想法也好，這樣你才可以預

先調適一下心情。老實說，村裡的人對你都沒有什麼好感。想一
想，這樣實在沒有道理，又不是你的罪過……但是時那些遭到喪
子，喪親之痛的人而言，猛然看到肇禍元兇之子，難免遷怒於
他，這也是人之常情；再加上鄉下地區不像都市聚散離合變遷很
大，事情很容易被遺忘，鄉下的生活圈子很小，祇要發生稍微大
一點的事件，即使過了十年、二十年，依然深植人心不易抹去。
所以這次要帶你回去，就有不少村人在說三道四的。

「這麼說，我要回去的事情全村的人都知道了？」
「鄉下地方根本沒有秘密可言，消息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走漏

的，一旦走漏風聲，馬上就傳遍全村。不過，我認為你最好不要
在意那些事情，反正都市人到鄉下去總會成為說閒活的對象。我
還不是一樣，像我這樣的年齡，又單身一人，背後不知道被說了
多少閒話，如果一追究，真的沒完沒了，乾脆隨它去吧！說實在
的，住在鄉下地方很煩人哪！」

「我認為你和美也子的狀況不一樣，不能相提並論，對於以
後的處境，最好先做準備才好。

沉重的壓迫感幾乎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但是我這個人平日看
似柔弱無力，一旦到了關鍵時刻，反而會湧現出無比的勇氣。

（十九）

蔣青巖偷眼覷見那位佳人，不覺魂飛天外，暗暗稱羨道：
「蔣青巖癡生二十歲，不信世間有這等絕色的女子，莫不此處是

甚神仙境界麼！」又想道： 「我方才聽得那兩個女子稱他做小
姐，想必是甚縉紳之女，如今我躲在此間，萬一遇著他家的家
人、院子，豈不弄出事來？」又想道： 「我蔣青巖這般人品，便
上前與那小姐見個禮，道聲萬福，他也未必見拒。」正躊躇間。

祇見那青衣女子，將手中的蝶兒送到小姐跟前道： 「小姐你
看，這個蝶兒生得這般樣大，如此燦爛。真個好耍。」

小姐接到手中，細細觀看，說道： 「果然這樣蝶兒，從來罕
有。你卻不該撲散了他的伴侶，他一片愛花情佳，尋春至此，祇
該聽他在花間飛舞，點綴春光，撲他則甚？」

那綠衣女子在旁說道： 「小姐這篇議論，真可謂現身說法，
這蝶兒也須點下。」

小姐微微笑了一笑道： 「韓香姐，你可將這蝶兒，到那百花
深處放了，令言早去尋群逐隊，莫耽誤了他的良辰。」綠衣女子
隨即接到手中，輕移蓮步，走到一株碧桃花上，抬起頭來，正待
放那蝶兒，忽然到退幾步，口中道： 「呀！你是甚人，因何到我
內宅來？」

那青衣女子在後面聽得，連忙跑來觀看。不知後事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華柔玉命題親考試 蔣青巖出像擬嬌嬈
話說那綠衣女子，因去放那蝶兒，恰好與蔣青巖撞個滿懷。

蔣青巖躲閃不及，正要上前見禮，祇見那個青衣女子跑將來，一
眼看見蔣青巖，高聲叫道： 「小姐，小姐，一個戴巾的賊！」

那綠衣女子道： 「且莫高聲，待我們問他一個來歷，再喚院
子拿他，也不為遲。」

蔣青巖聞言，知這綠衣女子是個在行的，便大搖大擺走上前
來。正要向那綠衣女子作揖，不料那小姐聽得園中有賊，也走到
過那太湖石邊來了，見蔣青巖走出來，一時不及迴避，忙將手中
的扇兒，遮住了那吹得通、彈得破的嬌臉兒。

這蔣青巖便大著膽上前，向那小姐深深一個揖，道： 「小生
一時誤入桃源，驚動仙娥，望乞恕罪。」

小姐欲退不能，祇得站住，向那綠衣女子道： 「韓姐，你可
問那生姓甚名誰，何處人氏，為甚大膽撞入我內宅，是何人領他
進來，問個明白，喚院子來，扭他去見老夫人，以便送官究治。
」 （七）

「廢話！」難道他真的以為她這麼有
閒情逸致在散步？

「別走了，搭我的車過去吧。」他從
她手中拿過花束跟早餐，現在雖然時間還
早，但是太陽的威力已經開始發作了。

「你不趕著上班？」她很好奇。
仲柔說過她哥一向很忙，是個超級大

工作狂，對別人來說早上七點半還早，但
對他而言，已經算是晚的了。

「現在時間還早。」原本今天早上九
點有個主管會議，他想早點到公司看資料
的。

但為了她，他可以捨棄掉看資料的時
間。

「上車吧。」
辜仲暘早已示意司機將車子開過來，

他把花束跟早餐交給已在一旁等候他們的
司機，然後用空出來的手替歐嘉芝開門。

這是他從未在其他女人面前展現過的
溫柔與體貼。

被他誠懇認真的神情打動，歐嘉芝坐
進了他的車，她感覺自己的心似乎蠢蠢欲
動了起來。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明明不想有更多
的牽扯，卻偏偏總這麼巧，走到哪都能遇
見他！

「開車。」辜仲暘從另一邊上車後，
隨即吩咐司機。

「麻煩在第二個路口時右轉。」歐嘉
芝補充道。

印象中，那裡除了一片私人擁有的樹
林之外，並沒有什麼店面。 「你去那裡做
什麼？」

聽見他的問題，歐嘉芝遲疑了一下，
但還是開口回道。

「今天是我媽的忌日，我要去看她。
」

「你要不要先走？我待會可以自己搭
計程車回去。」她下車時見他也跟著下
車，訝異地問他。

「不用，我陪你。」
這一刻，就算有天大的事要他處理，

他都祇想待在她身邊。
當歐嘉芝默默地將

那束瑪格麗特放在刻有
她媽媽名字的十字架前
時，辜仲暘不發一語安
靜地站在一旁陪著她。

把該對媽媽說的話
都說完後，歐嘉芝一轉
身，便對上辜仲暘那張
凝重的臉，突然，她覺
得他好可愛喔。

今天明明是她媽媽
的忌日，但他看起來卻
比自己還要哀傷難過，
真是個 「怪腳」。

「要不要一起吃早
餐？我帶你去一個好地
方。」她拿起手上那袋
發出香味的早餐，笑著
問他。

看她突然笑得那麼
開心，辜仲暘也回給她
一個燦爛的笑容。

媽呀，他剛剛那個笑容，真是該死的
帥！歐嘉芝臉紅了，頭皮也跟著發麻，心
跳也急遽加速。

莫非自己中邪了？
「那還等什麼？」他看她沒動靜，便

出聲催促道。
「喔、喔，跟我走吧。」被辜仲暘這

麼一催，歐嘉芝趕緊拿好自己的東西，帶
著他往另一邊的樹林走去。

這種感覺，就跟那天她帶 Gordon 來
這裡時一模一樣，唯一不同的是，上次跟
Gordon 來時，她的心跳可沒現在這麼
快。

一樣的黃金風鈴木、一樣的長椅，上
次跟這次，隔了整整半年了。

「坐吧。」
歐嘉芝率先在長椅上坐下。外公知道

她常來，所以總是把這裡的一切打理得很
乾淨。 （四十一）

齊白這時所說的什麼 「魂魄凝固，宛若生人
」等等，自然是鬼話連篇；可是在這樣的情形
下，他還能說些什麼呢？他能想出這樣的話來
說，已經不容易之至了。

祇見那 「建文帝」聽了，臉色死灰，身子簌
簌發抖，口唇也顫動著，在他的口中，發出斷斷
續續的聲音來： 「我身死已久……已五百年之
久。不知大明天下，如今是什麼人當道？」

齊白苦笑： 「明朝早已亡了，唉，說來話
長，你現在等於與天同壽，我看你是天下第一奇
……奇……」

本來， 「天下第一奇人」的稱呼，可以說當
之無愧，可是齊白認定了眼前那個不是人而是
鬼，自然不能稱之為奇人了。而如果稱為 「奇鬼
」。又不知鬼靈是不是有什麼忌譯，很怕馬屁拍
在馬腳上，所以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說才
好。

那， 「建文帝」這時長歎一聲，又從頭到腳
打量了齊白一下，搖著頭： 「五百載，世風必已
大變，你這一身服飾，算是什麼？你頭髮何以如
此之短，莫非是罪囚之徒？」

古時把頭髮剪短，是刑罰之一，稱作 「堯」
刑，這齊白是知道的，齊白向那 「建文帝」一
看，祇見他的頭髮比常人長些，但也未及古人的
標準，而且也就是這樣亂糟糟地披散著，看起來
不像有什麼皇帝的氣派，他忍不住道： 「你自己
的頭髮也不比我長多少。」

「建文帝」像是吃了一驚，忙伸雙手去摸頭
髮，一摸之下，神情更是大驚，牙齒相叩。發出
「得得」的聲響： 「怎……怎麼會這樣？這……

還成何體統？」
齊白反倒安慰他： 「曾有記載說你曾削髮為

僧，或許……自那時起，便剪了頭髮？」
那 「建文帝」的神情彷徨之極，那種無依無

靠的淒苦，絕不是造作出來的，叫看到的人，同
情之心，油然而生，可是卻又不知道如何安慰他
才好。

祇見他雙手抱住了頭，身子慢慢蹲了下來，
一直到整個人蜷縮一團，在那裡強烈地發著抖，
齊白在這時，忍不住在他的手背上拍了兩下。

這一下動作，又令得齊白疑心大起，在拍
了兩下之後，又伸手在他的手背上，輕輕一
按，觸手處，分明暗暖如同活人，一點也不像
鬼魂應有的冰冷。

齊白更不知道自己究竟遇到了什麼，也就
在這時，那 「建文帝」抬起頭來，一臉苦澀：
「唉，我無法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

自己是人是鬼。不過我太祖高皇帝既然安排我
一直住在這裡，我也唯有在這裡住下去，你既
然來了，也算有緣，請進來一敘。」

那建文帝說著，看來十分艱難地站了起來，
齊白想要去扶他，卻又遭到了他的拒絕。

他向內走去，齊白在後面跟著，不到三分
鐘，齊白就絕對可以肯定，那自稱 「建文帝」
的，絕對是這座古宅（或這個古墓）的主人。

（五十七）


